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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爱情

树洞提问：
我有情感洁癖，要怎么调节自

己？男朋友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他们恋爱六年，三年前分手，女生
已结婚。他说感情只能用时间慢慢
冲淡，他是我喜欢的第一个男生，
我没有经历过恋爱，没法感同身
受，但每次想到这些还是会难受、
会犹豫。

我感觉对他的情绪处于一种
极不安全的状态，我总是找一些小
事不断怼他(例如：在下班后第一时
间不回复我或者节日给我送的礼
物不够贵重，就是对我不够爱)，我
总是在惹恼他、在他发脾气后，并
不断表达他对我的付出和心理折
磨后，才能印证他爱我。

我很想改变。我为什么会产生
这种心理？我该怎么抑制自己的情
绪，让自己理性一些？我该如何更
好地与他相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心理专家团：
让我们做个设想：提问者因

为“情感洁癖”与男友分手，找到
了一张白纸般的新男友，不再用

变态的方法印证对方的爱。新男
友 会 不 会 来 提 问 ：“ 女 朋 友 有
段……的爱情，我有情感洁癖，要
怎么调节自己？”

“情感洁癖”，不过是

幼稚罢了

“情感洁癖”是个假命题。将人
的情感经历视为“不洁”，是对人的
物化，也是无法实现的指标——— 分
界线在哪里呢？是心心相印、海誓
山盟、发生性关系、朋友圈官宣？还
是说过甜言蜜语、拉过小手就不
行？暗恋也不行？幼儿园小男友小
女友都不行？

人作为生命个体的成熟，与情
感的发展密不可分。一个人吸引
你，吸引力的源头，正是这个人经
历与体验凝结成的自我。我们要做
的，是通过亲密关系的构建，通过
彼此的理解、欣赏、接纳，增加经历
与体验，促进自我的发展。

发展一定是趋向丰富的，越丰
富的个体越独特、越高级。反之，越
贫乏单调的个体越偏执、越幼稚。

而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你只能向
前走，没有人能回头做一张白纸，
除非是一个白痴。

“安全感”来自爱的

付出，而非索取

提问者把男友称为“喜欢的
第一个男生”，大概也仅仅是“喜
欢”而已，至少在提问者的叙述
中，感受不到对男友的爱，只有

“印证他的爱”。而提问者设定的
“够爱”标准，“第一时间回复”“贵
的礼物”，都是价值索取，和爱更
无关系。

这呈现了提问者的两个问题：
一是对外部认同或反馈的需求大
于自我认同；二是低自尊，这可能
与人们的惯性认知相反。提问者没
有建立起独立、充实、坚定的自我，
缺乏爱的能力，这是经历、体验包
括观念贫乏的结果，也是“极不安
全”的原因。不能付出爱、一味索取
的人，和有情感经历的对象恋爱固
然问题多多，换成单纯的对象，恐
怕也撑不起一段关系。

向前走，不要在此停留

提问者或会委屈：单纯又没
罪，“双洁”甚至还是某种潮流呢。

没错，就算追求白纸样的人
生，也是个体的自由。但极端之
外，也有更多灵活进化的方案，以
下仅供参考：当关系中的消耗大
于促进，暂时中止它；增加社交，
用平和、开放、非评判的态度，观
察理解形形色色人的发展；增加
阅读、观影，学习相应的社会学
科，现实中受到限制的体验，可以
通过间接方式获得；提升职业水
平，参与社会服务，获得更多价值
感。

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可以变得
更丰富和成熟，其他人也是。

如今，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关注
自身的心理健康
与精神追求。为了
更好地服务读者，
齐鲁晚报成立“心
理专家团”，向读
者征集情感心理
问题，邀请心理专
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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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树强

在一个细雨敲窗的夜
里，远离茫茫红尘的我静坐
斗室，久久地凝视着法朗
克·迪克西的那幅名曰《和
谐》的油画：一位气质娇好
的女子端坐在钢琴前，一双
修长洁白的手轻轻地抚在
琴键上，目光悠长地眺望着
远方。身旁，一位英俊潇洒
的青年右臂倚在钢琴上，深
情地凝视着女人的眼睛，目
光中流露出无限的爱慕与
依恋……很显然，画面表现
的是爱情主题：画中那位青
年就是世界伟大的音乐家
勃拉姆斯，而美丽的女人是
音乐家舒曼的妻子，后来与
勃拉姆斯保持了40年纯洁
友谊的克拉拉。

这是一个感人肺腑的
爱情故事，一个世纪以来不
知感动了多少执着追求纯
洁爱情的男女。尽管克拉拉
年长勃拉姆斯14岁，尽管克
拉拉已为人妻为人母，但这
并不能阻止他们爱的迸发。
自从他们第一次见面那深
情对视的瞬间，爱的火焰已
在他们胸中静静地燃烧。他
们的爱像一条潺潺的溪流，
自然地流淌着。虽然舒曼去
世后克拉拉一直独自生活，
勃拉姆斯终生未婚，在长长
的4 0年里，他们相互爱慕
着，牵挂着，谁也没有说出
那个神圣的“爱”字，直至相
继离开这个世界，但他们走
进了彼此内心的深处，永远
也无法消失。是的，爱，是不
需要表白的。

勃拉姆斯与克拉拉的
故事深深地感动着我。每
与朋友谈到这个故事，心
中总是流露出无限的向往
与期盼。最后朋友送我一
句颇有哲理的话 :“纯洁的
爱情往往就隐藏在平平淡
淡的生活之中。”

也许朋友的话是对的。
平平淡淡才是真。这是我在
某个秋日的黄昏蓦然悟到
的。那个黄昏很安静，宽大
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独
守一份宁静。一缕淡淡的夕

阳透过窗子照在屋里外公
外婆的合影上。照片上两位
老人和蔼慈祥的微笑令这
个宁静的黄昏多了几份静
美的气氛。童年的记忆在我
的 脑 海 中 瞬 间 闪 现 出
来……

自我记事起，外公外婆
就已经很老了。他们风风雨
雨生活了大半辈子，晚年还
算安详舒适，只是他们的生
活方式在我看来却是那么
枯燥乏味。记得那时外公外
婆每天都呆在屋子里，外公
戴着老花镜，认真地读着一
本泛黄的古书，外婆则坐在
一旁望着外公，絮絮叨叨地
说着话，那话极没有条理，
无非是回忆年轻时的往事。
有趣的是，外公只是一味读
他的古书，偶尔会应和一
声，别无多言。而外婆也并
不在意外公的态度，总之她
要无休无止地说。有时外婆
说着说着就睡着了，外公耳
边没有了外婆的话音，突然
觉得缺少了点什么，放下手
中的书，给外婆盖上被子，
来到院子里焦躁不安地踱
着步。醒来的外婆发现不见
了外公，就在屋内呼唤外公
的名字，外公听到喊声会匆
匆走进屋子。于是，外公继
续戴上花镜读他的古书，外
婆继续讲述她心中的故事，
日子就这样在平平淡淡之
中静静地流逝着。

年幼的我当然无法理
解两位老人的心境。而现在
想来，这其中隐含着一段多
么真挚的情感啊！虽然他们
在一起时彼此并不在意各
自的存在，而一旦离开，哪
怕是一小会儿，也总是想着
对方，无论心灵的天空是阴
是晴，他永远是她心中一轮
灿烂的太阳。

回忆着外公外婆的爱
情，我蓦然领悟到了一种超
越任何世俗阻隔的、博大的
爱情。它像一股溪流，在平
淡的生活中静静地流淌着。
我的心中又掠过勃拉姆斯
与克拉拉的故事，但那已成
为我心灵深处一道遥远的
风景，可望而不可即……

□白湖

我没想到，我第一次知道孟老
师的名字，竟然是在讣告上。

那天傍晚我一身疲惫，从落日
的余晖中归来，一眼就看到楼下竖
着两个大花圈，当时心里一激灵，
上面有孟老师的名字，及他远在加
拿大的女儿女婿敬献的名字，我默
念一遍，坐电梯回家，才听老公说，
是楼上的孟老师。

说起来，我们差不多做了十年
的邻居。一栋楼，一个单元，住了39
户人家，我并不善与邻里来往，除
了同一层的左邻右舍，楼上楼下的
邻居，也就只混了个脸熟，顶多知
道姓，名字是完全无从知晓了。

这两年，楼里已经走了两位老
人，孟老师是其中一位，另一位也
是和蔼的老爷爷，只是孟老师更让
我伤感。孟老师不像北方人，身形、
眉眼更像南方人，个头不高，慈眉
善目，喜欢穿一身半长款风衣，冬
天换成长款呢子大衣，戴一顶软呢
便帽，如果拄一根拐杖，那气度很
有点像旧上海的老爷。但孟老师不
拄拐杖，孟老师喜欢运动，天气好，
他穿一身运动服，早晚都去操场慢
跑。其他的时候，也经常看见他一
个人对着楼东一堵白墙挥拍子打
网球。一个老人，与一堵墙对打网
球，那形象，既孤独又潇洒，让人印
象格外深刻。

孟老师也喜欢打乒乓球，自然
没有办法一个人在乒乓球台打乒
乓球，陪他打球的是一位50多岁的
妇女，很朴素，总是笑眯眯的，我不
是很能猜测得到她的身份，不像是
孟老师的老伴，更不像是孟老师的
子女或亲戚，后来才知道，是请来
照顾孟老师的保姆。

大约是前年春节长假，我带孩
子在操场玩，见一位老太太，穿一
袭长款红呢子大衣，肤色白皙，戴
一顶红呢软帽，露一点点漂亮的卷
发，眉目如画，我忍不住和她攀谈，
才知道她是孟老师的夫人，多年来
一直在加拿大帮助女儿带孩子。老
太太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系，谈吐优雅，眼睛笑盈盈带有
光，听她说，是孟老师固执地不肯
去国外。

我不好过多地打听孟老师的
私事，只是想起他一个人，与亲人
远隔重洋，总觉得太过孤单。回家
和老公说起来，他也觉得一个老人
独居，难免有些冷清。只有我婆婆
忍不住吐槽，那个老头子傲慢得不
得了，自己是文化人，瞧不起她这
样从农村来的老太太。怎么会？我
惊讶不已，孟老师多和蔼可亲，每
次见了我都笑眯眯和我说话，尤其
喜欢和我女儿说话，每次都夸小朋
友很有礼貌。

大约人就是这样，横看成岭侧
成峰，有人夸奖，也总有人不喜欢。
但我还是喜欢孟老师，人老了，若
有这样一份潇洒，总叫人欢心。

私心里，我总觉得孟老师有几
分神似我爸爸，走在人群里，都有
一份老派知识分子的矜贵儒雅，不
喜欢喧哗，哪怕一个人离群索居，
也不爱凑热闹，70多岁，一个人默
默地打球，从不聒噪。我从南方远
嫁到北方，每次见孟老师，都有一
份天然的亲切，他待我，也极亲厚。
可惜，我每日忙碌，进进出出，却从
来没有正式拜访过他，连他的名字
都不知道，至于他的生平事迹，更
无从知晓。

孟老师家的老太太、女儿女
婿，在孟老师过世后，有没有回国

已经不得而知，我也始终没有勇
气，跑上楼去祭拜一下孟老师。后
来醒悟过来，想和孟老师的保姆聊
一聊，却连那位保姆也再也没有见
着。两年前见到的那位穿红呢大衣
戴红呢软帽的老太太，更是惊鸿一
瞥，再未谋面。邻居间，原本不熟
悉，更无从谈起。我那么爱戴的一
位老人，就这样静悄悄地在人世间
消失了。

我还记得有一年，陪女儿去看
电影《寻梦环游记》，讲一个人如果
去世了，只要他的亲人还记得他，
他就不算真正地从世界上消失了。
我想，孟老师的亲人，那位美丽优
雅的老太太，还有孟老师远在异国
的女儿女婿，也一定都在心底惦念
着他吧，就连我这样毫不相干的
人，都时常心怀感伤想起他，他们
又怎么会忘记他呢？

虽然到现在，我几乎想不起
来，那时候，我见了孟老师，除了问
好，还聊起过什么，但弥漫在时光
里的亲切与温厚，却历历在目。我
有时甚至幻想，如果，那个黄昏，我
没有看见门前的那两个大花圈，不
知道孟老师的名字，我是不是可以
设想，再也没有见到的孟老师是去
国外了，和他美丽的老伴，还有女
儿女婿团聚去了？如果是那样，该
多好啊！

多远的别离，多遥遥无期的相
聚，总胜过那一刻惊闻生死阔别的
巨大悲恸。

孟老师不是我的亲人，也不
是我的师长、朋友，他其实是和我
没有多大关系的人，是排在你、
我、他之外的第四个人，当褪去一
切人性功利色彩，人与人之间的
惺惺相惜是如此可贵，又如此易
碎。

第
四
个
人

【微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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